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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福建戏曲文学的轨迹 

王评章 

    本文试图粗略地勾划新时期以来福建戏曲文学的发展变化，将这段时期划分为“莆田类型”时期和“泉州类型”时期，以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为大
致的时间分界，并对它们的关系以及今后的福建戏曲文学发展提出一些个人的肤浅看法。这种划分当然与特定地区、时间戏曲文学创作实践有关，但更主要是从
它们对戏曲文学的理解，取向的不同上划分，是戏曲文学观念上区别的划分，甚至也是剧作家创作类型的划分。因此它又有跨地区、时间甚至个人的情况，例如
莆田的姚清水、杨美煊，就更多接近泉州类型，而泉州的许一纬、王景贤、张芳颂又接近“莆田类型”等等。而其他地区如福州、漳州，则分别具有两者的特
点，其转移与变化，也大致类似。 
 

一、“莆田类型” 
 

新时期福建戏曲文学创作不仅起步迅速，而且起点也很高，历史剧创作最具代表性。《新亭泪》的出现，可以说成了一条最明晰的界定线。虽然这个剧本不
是福建新时期最早的剧本，但它毫无疑问为新时期早期福建戏剧文学定下了第一个典型的音准，并且至今看来也仍是一个典型的作品。《新亭泪》也使五、六十
年代以来的历史剧观念几乎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威严和无可争议，变得相对陈旧和失效。历史剧创作也一样，至少在福建，几乎一下子旧的定法都不适用了。这种
新的史剧继续迅速地展示它的丰富潜能和多姿风采：《魂断燕山》、《秋风辞》……不断  获得更新更大的威就。 

我们所以称之为“莆田类型”是因为不仅它自身所达到的高度、所获得的成就而且是它确实起了一种范式的作用。它带领、推动并规范着几乎是全省的戏曲
文学创作走向新的高度，掀起新的高潮。它使大量的剧作者找到新的表现方式、新的戏曲文学观念，并且刺激、激发了创们自己的创作欲望，创作热情和创作积
累。它使福建戏曲文学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意识完成一次整体性的提升，强化了剧本作为舞台的灵魂的地位，并对戏曲演艺界思想、文学意识的提高，也起了一定
的作用。它在当时是极为生气勃勃，富于感染和煽动的力量的。这种“轰动”效应至今并且将来都可能难以达到。这是因为从实质上说，“莆田类型”代表的是
一种时代精神的集体表达愿望和方式。当然，毫无疑问，它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只在于前导性，而主要在于它本身。它是福建戏剧文学的一个高峰，一个不容易失
去高度的高峰。 
    “莆田类型”的主要特点是追求剧本的文学性、思想性、以及当代的精神意识，对历史、对时代、对人自身的思考、追问、探测以及批判、怀疑是创作上的
主要动力。这内在地规定了“质胜于文”，思想的表达优于甚至胜于艺术的表达的特点。在戏剧的整体创作中，也必然倾向于戏剧文学的主体性、前导性、优先
性，剧本创作上强调剧作家主体性，加上强烈的当代精神意识，艺术追求上偏向了探索性、创新性。这既是在时代新思想新观念激扬踔厉之下，希冀以新精神新
内容新血脉注入传统艺术，使戏曲重焕青春活力，恢复元、明时代的作为主流文艺之一的席位，也因为这个类型的作者的文化类型和修养更多是“现代小说”式
的，对戏曲、对剧种的认识、理解并不深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甚至在主观上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这的确是一个从思想上到实际上都有很多
困难的问题。。 
    “莆田类型”的剧作坚持着同时代文学创作的共同标准，为此甚至回避戏曲文学的个别性特殊性，把戏曲的剧本同时作为一种具有同样的阅读性的文学作
品，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足的文本来创作，并在思想深度上显示自己的实力。这些剧本，现在谈起来仍然令人怦然心动。作品对历史时代概括的开阔，对历史人
物理解的深刻，作家思想的锐利和独特，依然具有震撼力。作品对时代思想、精神的感应和共鸣的敏锐强烈，使它们的确能够表达和体现那个时代思想、精神的
特征和深度。当然，“莆田类型”戏剧文学的力量，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思想的积累，来自于理性的激情，来自于生命的执着，尽管作为戏曲剧本，它们显得过于
复杂，过于深刻，过于紧张，甚至过于生硬，过于沉闷，但仍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给人一种纯正的文学精神的感觉。这些都是它鲜艳和动人的地方，也是
它的命脉所在。 
    大约到八十年代后期，“莆田类型”便渐渐地失去它的辉煌和勉力。究其原因，一是它思想的含量和力度的减弱，不象前期那样真实有力、源源不断地来自
于时代和生命的深处。这既是时代的转型，不利于有个性的思想的发展、成熟，而他们思想的个性化、成熟化，也未能继续独立深入地发展。他们也慢慢销磨了
不顾一切追逐时代的内在精神，不断意识到、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精神问题的锐气和意志。二是对戏曲、剧种独特的、深刻的、丰富的艺术力量和智慧，认
识和理解不足，而过份相信个人的才华和创造力，强化剧本的独立性、前导性、缺少较多地帮助演员、剧团、剧种显示、确定、丰富自己的特点、优势的耐心和
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剧本与剧团、剧种产生了一种游离、紧张甚至是互相撕拉的现象。 
 

二、“泉州类型” 
 

在莆田戏曲文学迅速崛起并且有广泛号召力时，泉州的戏曲文学创作处于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剧作家们在“莆田类型”炫目的成功面前感到不适不安。他
们既受到冲击，因为这里边有他们所没有的真实有力的东西，又有疑惑和不平。他们的反应慢慢清晰、坚定、强烈起来，并成为福建戏曲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
峰，替代“莆田类型”，成为福建戏曲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对戏曲理解的成熟与完整，引发为一种全省性的共识，并将更为内在更为持久更为稳定地影响
和推动全省的戏曲文学。甚至戏曲事业的发展。其内在原因，既是时代审美要求的发展变化，也是戏曲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成熟。从八十年代初《凤冠梦》到八十
年代中后期的《节妇吟》到九十年代的整体成功，“泉州类型”经过相对寂寞而又顽强、扎实的跋涉。 
    “泉州类型”强调的是戏曲的本体性、剧种的本体性，认为戏曲、剧种有自己的传统，这是几百年来许多代艺术家才情和智慧凝聚、积累起来的。它的博大
精深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所领悟和掌握不了的。戏曲、戏曲文学的发展、固然需要开放门户，但是首先应先认识自己，先继承、发扬传统，求之于
外部不如先求之于自身。他们认为返本也可以开新，所谓“反者道之动”，从自身深处汲取活力。也是事物运动的一个规律。开放改革的时代往往也是个大整合
时代，尤其不要追新附时，要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个性，启己的特点，才不会混同一色，而被别的艺术样式所整合，所代替。他们也认为戏曲应该正视自己的局
限，作为艺术形式它是古老和有限的，改革创新，也就有一定的界限，尤其具体到剧种，走得太远也即是自我取消，戏曲在当前的文艺样式中，只能以它的个性
特点而生存，也即是越有个性，就越有生存力。 
    这些观念深深渗透在戏曲文学创作中，认为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固然重要，但戏曲毕竟是戏曲，有它的承载限度，剧本首先要考虑到戏曲的特殊性、剧种
的特殊性，舞台的特殊性。真正好的剧本，要有利于演员的培养，剧团的建设、剧种的建设。戏曲说到底是一种舞台艺术、表演艺术，剧本当然应有独立性，与
舞台艺术也必须有一定的紧张关系，如契诃夫剧本与莫斯科剧院的关系，但最终还必须能够发挥，必须能够给予舞台艺术生气、活力，发展、成熟。这在戏曲生
存困境日益严重的今天。更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意识，甚至是一种责任。也就是说，剧作家不仅是个戏剧文学家，还必须是一个戏剧家，不仅是这块“麦田”的耕
耘者，还必须是守望者、守卫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剧作家的主体性，也应该体现在这里。如果说“莆田类型”带有更多的主观性、理想性、个体意
识，那么“泉州类型”则带有更多的客观性、现实性和整体意识。 

“泉州类型干的主要特征是戏曲，剧种特征性强，舞台的艺术性、观赏性强。充满了戏曲的剧种的舞台的智慧和灵气，使戏曲重新恢复了生动、泼、丰富多
彩的勉力和独特的传统韵味。如果说“莆田类型”更富于小说，话剧的智慧，那么“泉州类型”更富于戏曲、剧种的智慧。他们更善于从题材、人物性格中发
现、寻找到戏曲性，而不是小说性、话剧性，更善于把人物心灵深处的冲突、搏斗诗化为情致、意趣。如果说“莆田类型”积累的更多是剧本的话，“泉州类
型”积累的就更多是剧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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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类型”的成就来自于剧作家对戏曲对剧种的执着，痴迷和热爱。戏曲、剧种几乎是他们的生活、理想和信仰；来自于对戏曲剧种内在精神的深刻理
解，他们都几乎一生沉浸于其中，不断地研究，咀嚼、体会、玩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来自他们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积累和理解。剧作都有一种艺术上的从容
自如、简炼准确，对它们的评价，是不能只用文学性的尺度的。文学性尺度对它们来说，或许人大，也或许大小。“泉州类型”使福建戏曲获得一种更为内在更
为成熟的艺术自觉性，使福建戏曲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稳定协对剧种个性的继承、发掘、弘扬，也使福建戏曲获得使人眼花综乱的丰富色彩，并带
动全省其他地区对自己剧种个性和传统积累的注意和重视。它较好地解决在目前特殊环境下戏曲的生存能力与发展提高这个难题。 
    应该说，”泉州类型”也有自身的不足，它隅守剧种，总不免有些重复之感，有些不开阔之感，在表现时代思想、精神问题、主题时，还是缺乏一些勇气能
力，就这点说，还是缺少川剧的自信、生气、宽阔、力量。它给人一种在坚持剧种个性、独特性时，在思想上、精神上也部分疏离文学艺术的现代精神品质的感
觉。在现代化的时代，应该也必须有人反对、抗拒现代化，思想上这样、艺术上也这样。但是这种反对和抗拒本身应该取与现代化相同的深度和高度，这是不能
回避和放弃的。不管如何古老的艺术，不管传统积累如何深厚的艺术，它都应该同时与现实保持一种“精神上同时代人”的关系。这也是很难又不能视而不见
的。 
 
三、“莆田类型’与“泉州类型”的关系 
 
    从“莆田类型”到“泉州类型”，它们的针对性是那么鲜明。“泉州类型”固然有它自己的历史轨迹，有它的传统习惯，但形成如此鲜明、坚定的观念和实
践，与“莆田类型”的存在和刺激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有的人把它们看成一个否定的过程，替代的过程，或者说“莆田类型”本身是一个否定过程，“泉州
类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仅仅从地区、从类型”看或者可以这样说，但从全省戏曲文学发展的运动轨迹看，它们却不过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的不同部
分。 
    新时期福建戏曲文学的发展，由内容方面起步，即由思想性、文学性方面突破，迅速地取得了剧作思想性、文学性的全面提高，全省剧作者思想、文学意识
的全面提高。这给全国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人们称之为“闽派戏剧”，并形成一种对福建剧作的审美期待。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就有了陈仁鉴、王冬青……但
如此集中如此全面的提高和影响，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莆田类型”为新时期福建戏曲文学意识自觉的时代也并不过份。而“泉州类型呗可以称为戏曲、剧
种意识自觉的时代，是艺术自觉的时代，是新时期福建戏曲文学自我成熟的内在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在发展深化。事实上这个过程与新时期全国的小说、话
剧、电影等的发展轨迹，也是相似的，不过慢一些罢了，长一些罢了。 
    从更内在的角度看，“莆田类型”与“泉州类型”之间并不真的构成一种完全否定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在不同时期位置前后、轻重、稳现的关系。“莆
田类型”不仅本身还继续存在，还具有它的特殊力量，而且成为福建戏曲文学一种新的“传统”；而“泉州类型”也如前所说，在“莆田类型”兴盛之始就坚持
着自己的声音，现在它占据了前台的主要位置。同样，可以断定，无论将来福建戏曲文学如何发展，它也势必成为一种“传统”，规范和滋养着后来者。似乎更
适宜的观点，应该是看到它们各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并正是由于它们的不同，构成了紧张和冲突，形成新时期福建戏曲文学发展的内部动力。只看
到它们局部的对立，没看到它们总体上的统一，以及这些关系的重要意义，是片面的。这些在目前的戏曲文学创作实践、成果和努力中，是完全可以得到证实
的。 
    由是，我更愿意把“莆田类型”和“泉州类型”的关系放在这样的角度来描述；福建戏曲文学追随时代，远离传统，向包括外国的小说、话剧等学习，以寻
找新的戏剧活力，以及发展了的戏曲文学重新回归传统，滤掉不适宜的新东西，再从自身深处汲取新的活力的辩证过程；或者把它描述为艺术内部的发展规律：
内容对形式的突破及形式对内容的规范；或者把它描述为追求文学共同性的标准与坚持戏曲独特性的意义的互补。“莆田类型”代表了福建戏曲文学理想、激
进、突破的倾向和欲望，代表了追随时代，与时代同命运的渴望，“泉州类型”代表的则是稳定，成熟和理智，代表了戏曲文学对戏曲对剧种的命运和力量的信
心，以及戏曲文学对自我适当位置的自觉。 
 

四、福建戏曲文学今后的发展问题 
 
    今后福建戏曲文学的发展，应该是精田类型”与“泉州类型”的特点的融合，即既坚持创作源于对历史、对时代、对人的执着追求和独立思考，源于个性生
命的深刻表达，坚持“精神上同时代人”的自觉意识，又应坚持对戏曲、剧种个性的继承和发扬，从戏曲、剧种深厚的传统中汲取智慧和活力，坚持与地方的生
活、生活方式、地方的心理特点和文化传统的结合，坚持对于演员，剧团、剧种的责任和义务。当然这不是一种机械的相加，而同样是福建戏曲文孝如何消化自
己的“类型”而生出新的血肉的过程。 
    当然，将来的福建戏曲文学也不应只有一种“莆田类型”与“泉州类型”融合的模式。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时可以把融合看成为一种中间状态的话，那么我们
同时也有两极化发展的需要，有了两个深刻的极端，中间状态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资源以供利用，才有宽广的融合、变化地带，才有它的先锋性和成熟性、深刻性
与丰富性。两极对立也才能够构成一种各自发展的激励力量，构成一种竞争的动力。单一的取向，即使是中间化状态，是融合的理想状态，都将是缺乏内在活
力，内在推动力，生长力的。这正象我们常说的要雅俗共赏那样，没有雅和俗的两极化发展，没有之间的紧张甚至对立，也就不会有雅俗共赏一样。雅俗共赏或
者从来就是后于雅和俗的，来自于雅和俗的经验和成果的。这也即矛盾的对立统一发展规律吧。 
    目前，“泉州类型”正如日中天，我们也希望“莆田类型”能重整旗鼓，有新的真实有力的集结和深刻发展，而不只是时代性的爆发，过早地“灿烂归于平
淡”，或者萎化为个别的现象。莆田的剧种传统之深厚和丰富，莆田剧作家创作实力之深厚与丰富，都具备再起高潮的能力。而“莆田类型”的新的崛起，肯定
又将在相应的程度上刺激“泉州类型”，使泉州看来有些疲倦，有些如长跑中出现的“积点”状态得到重振。泉州本质上是需要刺激和竞争才能将自己深厚的潜
能发挥出来。就相互关系上说莆田重振的意义不仅在它自身，而是全省的，全省格局上、内在动力上的意义。“莆田类型”曾经深深刺激过“泉州类型”，后者
作出了出色的回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当“泉州类型”又反过来挑战时，我们不知道“莆田类型”将作如何回应。 

或许接下去的将是新的“类型”的崛起，或许新的发展将不再以“类型”出现，而以剧作家成熟的个别性出现。我们有过旧的“合唱”，也“抵制”过旧的
合唱，我们又有新的“合唱”，也可以“拒绝”新的合唱。合唱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仍然是重要而且迷人的，总能带来一种阶段性、总体性的突破和提高，并且总
意味着在全国戏剧格局中自我个性的确立和发展，但或者我们都终将在合唱中坚持个人深刻而又自觉的独唱意识。但即使如此，现代与传统，文学与舞台，共同
性标准与个别性意义，这些既互补又冲突的问题也仍然是绕不开的。 

（《艺术论丛》第17期，1997年12月）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C)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COPYRIGHTS 2005-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闽ICP备07076841号)


